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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昏暗的狹小房間裡，幾支蠟燭搖曳著細長的火苗，眼看就要燃盡，橋本那雙閃著飢渴光芒的小眼睛，緊緊盯著面前簡陋桌子上正在痛苦呻吟的女人，此刻那個女人的臉扭曲著，已經辨不出本來的模樣。



她的下身已經完全被從下體裡流出的血浸泡了，在那大敞著的陰道裡，露出一個小小的人頭，那個小人還在蠕動，掙扎著從母體中爬出。



橋本扭頭輕喊一句：「過來。」



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馬上端來一個盤子。



這個年輕人是橋本最得力的助手，叫做一田，橋本每次做這樣的手術時都叫上他，有時在得不到原想的樂趣時，就由一田主刀，一田每次都能想出新花樣。



橋本把手中的手術刀放在盤子裡，做個手勢召一田湊近，低聲說：「前兩年去遊覽中國，吃到中國的豆腐腦，至今仍然回味，可是總覺的差一味，今天讓你嚐嚐大日本國的正宗豆腐腦。」



說完，橋本回過身，再次面對那個生了一半小孩的婦女，那個小孩在女人陰道裡已經探出了整個頭部，甚至還伸出了一隻手。



橋本雙手托住小孩的頭，輕輕向外拽，此時女人又撕心裂肺的喊起來。



拽了幾厘米，橋本突然雙手用力，聽見「噗」的一聲，一田還沒分辨出是哪裡的聲音，就看見橋本雙手舉到一田面前，手裡是紅紅白白的稀軟物體，再低頭看那小孩，早已不再蠕動，軟軟的頭蓋骨已經裂成碎片。



橋本舔乾淨手上的人腦，又俯身趴在女人的陰道邊上，吸允殘留的腦髓。



過了不久，橋本抬起頭，抹了一下嘴，對一田打了個手勢，就徑直走了出去。



一田看了看因失血過多而昏死的女人，伸手抓住小孩那只探出的手，用力一拽，硬生生將那尚未出生就已死去的小孩屍體拽了出來。



一田捧著死小孩的下身，不禁感嘆：「乖乖，還是小女孩呢。」



他把小女孩屍體平放在桌子上，脫下褲子，用手提著自己粗大的陰莖，扒開小女孩屍體那尚溫暖且柔嫩的外陰，深深的插了進去，眼睛不住的盯著生小孩女人仍在冒血的陰道。



一陣令人痙攣的抽搐過後，一田倒提著死屍的雙腿，走出了小屋，來到旁邊令一間屋裡，裡面全是倒掛在豬肉案板上的死小孩。



千人獸慾實踐組織（簡稱：千人組）又進了一批新貨，是四個剛從沖繩女子中學劫持來的高一女生。



時至盛夏，這四個16歲的女生都穿著日本女子中學所特有的具有挑逗意味的短裙制服，白白的充滿彈性的柔嫩大腿讓人看了就有射精的慾望。



橋本的心裡開始有了一種久已未有的衝動感。



千人組的其他三個重要的人物——



浪夫、樂山和一田，也都聞訊趕來。



他們四個一起走進關著四個女孩的屋子，一田作為副手走在最後，臨進門前他對守在門口的下屬吩咐：「多叫幾個人來。」



四個女孩子蜷縮在屋子角落，已經被脫的精光，橋本環顧了一下，微微點頭，對浪夫別有意味地說：「你很長時間沒來了，技術都不嫻熟了吧。」



浪夫眼睛不眨的盯了一會兒四個赤條條的女孩，半天才說：「一會兒看我的吧，是很久了。」



一田走向四個女孩，那四個女孩看到這四個露出邪惡面容的男人，全身瑟瑟發抖。



一田伸手猛的一拽，就拽起離他最近的一個女孩，那個女孩猛烈的喘著氣，嬌小的乳房輕微顫動著。



突然蜷在牆角的一個拿還大叫一聲，起身向門口跑，當她跑過樂山的時候，樂山只伸出一拳，打在女孩腰上，那逃跑的女孩一下子就癱在了地上。



樂山笑了笑，對其他三個人說：「這麼不老實的女孩，看來還得我對付。」



邊說邊抱起癱在地上的女孩，撂在放在屋子另一角的一張床上。



女孩試圖掙扎著，可是在樂山手上像小雞一樣動彈不得，口中大聲嚷著：「不，不要！」



浪夫這時對著樂山說：「聽說你最近做了手術，看看效果怎麼樣！」



說著朝樂山走去，橋本和一田對望了一眼，也圍了過去。



樂山利落的脫光衣服，在原本男性生殖器的位置不見了那一團肉，而是一個小型滅火器大小的金屬圓柱體，銀光閃亮。



樂山按了一個按鈕，那個圓柱就不斷變長，他又按了一個按鈕，從圓柱體四周生長出許多銳利的金屬刺。



橋本感嘆：「樂山君的創意無人能及，無人能及呀！」



樂山沒說話，挺著圓柱扒開女孩的雙腿，使勁頂向女孩的僅有幾根稀疏陰毛的嫩穴。



女孩哭著：「求求你們，不要……」



但是樂山的下體太粗，即便是肌肉鬆弛的妓女也無法容納，何況是未經事的處女。



樂山伸出雙手，扯住女孩的兩片陰唇，「呲」的撕開，就像撕張紙一樣，一直撕到女孩的肚臍。



女孩「啊」的大叫著，但是沒有死過去，不停的全身抽搐著，從嘴裡冒出了白沫。



樂山把圓柱從裂口插了進去，左右擺動調了一下方向，然後按下那個冒刺的鈕。



隨著樂山快感的呻吟，他的下體猛烈的轉動起來，是轉動，女孩的陰道四周不斷的濺出肉渣和血沫，那是處女陰部的肉餡。



橋本和一田把濺到臉上的肉沫抹到嘴裡，而浪夫不停的拿一個小電棍刺激女孩的乳頭，使她保持清醒，享受下身被絞成肉沫的痛苦。



過了一會兒，女孩的下身已經變成血洞，兩個乳頭也焦糊了，碳黑色冒出一股臭肉味。



樂山又按下另一個鈕，圓柱體在女孩體內不斷變長，女孩痛苦的撕扯著自己的胸部，不一會兒就不再動彈，樂山的圓柱「?」的一聲，從女孩的頭部鑽出，上面掛著女孩的內臟。



（畫外音：鏡頭轉向觀眾，每一位手裡捧一碗北京小吃——滷煮火燒或炒肝——裡面全是動物內臟。）



一田開門召來兩個人，把下體已成空窿、頭部爆裂的女孩屍體抬走，抬的時候其中一個人忍不住胃中翻湧吐了出來。



橋本生氣的喊：「來人，把他給我弄出去，一會兒收拾他！」



一田再次走向剩下的三個少女，她們由於極度驚嚇而有些目瞪口呆，一田一把拉起先前拽起的那個女孩，她甚至都沒反抗一下。



橋本有些興奮，激動的對浪夫和樂山說：「手術非常成功，現在看看我們的最新成果吧。」



又轉向一田說：「一田，有什麼創意，表現一下。」



一田把女孩仍到另一張床上，這張床上有固定手腳的環套，樂山的工夫一般人是學不來的，所以為了防止拿還掙扎而破壞雅興，一田把女孩呈大字形綁在床上。



「這個女孩真漂亮。」



一田心裡想著，不過這個女孩是很漂亮，身材嬌小玲瓏，面貌具有古典美女的色彩，皮膚光滑細膩，如果與她性交真是百射不厭，可是這一次這個拿還所要受的摧殘是她永遠想不到的。



一田實在不忍心這個16歲的處女，於是脫下褲子，把那碩大的陰莖貼著女孩的臉一直磨擦，女孩睜著驚恐的雙眼，盯著這恐怖的粗黑物體。

從女孩臉磨擦到女孩陰部，一田把飽脹的陰莖塞進那片處女地，女孩緊抿著嘴唇，感受著下體有異物插進抽出，而且頻率越來越快，終於忍不住疼痛叫了出來，這一叫，使一田極度興奮的射了出來。



樂山不屑的說：「這算什麼，我們不是要看做愛。」



橋本也有些惱怒，嚷嚷著：「一田混蛋，快點彌補你的過失！」



一田不捨的從女孩身上爬下，意猶未盡的再次掃視一眼，拍了兩下巴掌，從門外依次進入數個全身赤裸的壯漢，每個人都挺著膨脹的陰莖，大約有十來個人，這些人都是千人組特別挑選的，每個人的陰莖不論長度還是粗度都異於常人。



一田對其他三個人。尤其是樂山和浪夫介紹：「這是千人組的招牌項目：千插百孔。」



一田揮揮手，其中兩個男人走到床前，打開固定女孩腳的兩個繩索，一人拽緊一條腿，又走上來兩個人，一個俯趴在女孩上面，把陰莖從女孩陰道口的上方插入，另一人站在女孩兩腿中間，把陰莖從陰道口下方插入。



這個從未經人事的少女突然緊縮的陰道裡插進兩個碩大的物體，不禁痛的叫個不停，聲音令人膽寒。



但是這對於千人組來說卻如同天籟，彷彿天堂的召喚：「快插，插死我吧。」



一田此時與橋本三人站在近處，欣賞著這一程序。



又一個男的俯身鑽到女孩屁股底下，以一種熟練的動作提起陰莖插進女孩屁眼。



在這三個男的猛烈抽動的同時，第四個男的爬上了女孩社身體，兩手掰開女孩的嘴，把自己的下體塞了進去，同時又有兩個男人，揪住女孩的兩耳，一邊一個也試圖插入。



從橋本等人的旁觀角度，女孩上半身躺在床上，下半身露在床外，被兩個男人撇開雙腿，身體上方騎著兩個男人，腿中間及屁股底下各一個男人，頭部兩側有兩個男人。



一田眼中忽然閃亮了一下，走了過去，從床邊的工具箱中找出一把閃著寒光的手術剪，靠近女孩的臉。



「嚓嚓」兩聲，將女孩兩鼻孔中間的隔斷剪斷，推開陰莖在女孩口中的那個男的，自己騎在女孩臉部，將自己再一次勃起的性器插進女孩的被剪通的鼻孔裡。



女孩的叫聲一聲比一聲弱了下去，可是每一絲微弱的聲音都是慘絕人寰！



浪夫在一旁哈哈大笑起來，一田扭頭看向浪夫：「意下如何？」



浪夫以不屑的口吻說：「你們都下來，千人組有你們就算是浪得虛名了。」



等那一隊手下都走出去了，浪夫帶著欣賞的眼光圍著女孩轉了兩圈，女孩的雙腿耷拉到地上，下體腫脹著，被凝固的血覆蓋著，又不斷的湧出新的鮮紅的血。



陰毛上全是白花花的精液，順著大腿滴到地上，雙手仍呈大字形綁在唱上，頭部幾乎浸泡在從鼻子中流出的血裡，嘴大張著，只有極微弱的氣息了。



浪夫褪下褲子，自己撫摩了幾下性器，等到挺拔的時候，從床旁工具箱中找出一把鑷子，直直插進女孩的右眼，挑了一下，那顆眼珠就滾落了出來，女孩的肩猛的抖動了幾下，就再也沒有了動作。



浪夫撫摩著自己的陰莖，把它插進了那個沒有眼珠的眼眶裡，攪動了一會兒，只聽「砰」的一聲，女孩的另一個眼球也飛了出來，滾到剩下的兩個女孩兒面前。



那兩個女孩已經嚇的沒有人樣了，面目扭曲，五官都錯位了。



伴隨著眼球的爆出，又從床上女孩的左眼眶裡噴出了一股黃白相間的粘稠液體，液體之後，浪夫的陰莖頭從女孩左眼探出，他有點兒包皮，探出的龜頭像一隻小老鼠。



一田笑著說：「不愧是千人組元老，精液色彩都不一般呀。」



浪夫沒說話，伸手召一田上前，抽出陰莖，從工具箱裡找出一把錘子，「砰」的砸向女孩腦袋。



一田順著頭骨的裂紋扒開，看到裡面的腦子已經攪爛了，微微發黃，混合著浪夫白色的精水。



浪夫伸手掏出一把碎人腦，抹進嘴裡，喉頭動了一下，招呼樂山和橋本說：「嚐嚐吧，最新鮮了，還是熱的呢。」



橋本等浪夫吃夠了，略帶疲憊的說：「今天就到此吧，已經盡興之至了，咱們去吃點東西吧。」



說完打開門，對守門的說：「收拾一下，再找兩個人，把剩下兩個女孩帶到廣場去，把剛才吐的雜種也帶去。」



四個人探討著剛才的得失，走進廣場，坐在一張帶有遮陽棚的桌子邊，不遠處豎立了三根立柱，剩下的兩個女孩和那個吐了的手下分別被脫光了綁在上面。



橋本拿起桌上的一個粗試管，走到最近的女孩身邊，把試管杵進女孩下體，等了一會兒，並沒有血流出來。



橋本罵了一句：「媽的，破貨，我他媽就噁心這種婊子！」



罵完叫來幾個手下：「給她綁那邊桌子上。」



又回頭招呼另外三個人：「該我出場了。」



那個女孩被平躺著綁在一張桌子上，兩腿大分著，分別綁在兩個桌子腿上，兩手向上伸過頭頂，綁在另兩個桌子腿上。



橋本靠近了些，用手輕輕撫摩著女孩柔軟的陰毛，抓住一縷猛的拔下來，女孩痛苦的「哼」了幾聲，臀部左右扭動著。



等到樂山他們湊上來，橋本吩咐手下：「把玻璃瓶拿來。」



一個手下遞上來一個不大的瓶子，橋本從瓶子邊上的塑料包裡拿出一個肉蛆一樣還在蠕動的蟲子，伸手分開女孩的兩片陰唇，把這個蟲子放進女孩陰道中間。



浪夫見了驚訝的說：「這是……？」



橋本接著說：「不錯，是非洲食人黑蟻。」說完，打開玻璃瓶蓋，從裡面倒出十隻左右的黑螞蟻。



螞蟻沾到桌子，馬上向母蟻爬去，有兩隻爬到女孩的大腿內側，剩下的則都爬進女孩的陰道中。



女孩嘶啞著喉嚨瘋狂嚎叫，兩條腿想蜷縮卻被固定著，手指攢成團，用指甲使勁摳金屬的桌面，留下了一道道的劃痕，由於過於用力，女孩的指甲縫中都有些充血了。



螞蟻在女孩的陰道中鑽進鑽出，不一會兒就使女孩的下體呈現出一個不小的窟窿，黑紅而粘稠的血順著大腿根滑落又滴答到地上，此時的女孩已經不再動彈，但是喉嚨裡還隱隱喘著粗氣。



漸漸地女孩的膀胱露了出來，橋本這時拿來燻香，靠近那具軀體，螞蟻聞到後四下逃竄，橋本把它們收到玻璃瓶中。



熄滅熏香，橋本從床側抽出一個一寸來長的鐵鉤，伸進女孩下體的窟窿中，鉤住盲腸附近，手腕轉了180度，向外一撤，女孩的小腸就順著鉤子被拉了出來。



也許是橋本鉤的狠了一些，連同一部分的大腸也被鉤了出來，頓時女孩大小便失禁，一些灰黃色的稀糊狀流體順著窟窿湧出，橋本貪婪的呼吸著這惡臭的氣味。



在鉤腸的一剎那，女孩「砰」的扯斷拴住脖子的粗繩，頭部猛的向上抬起，舌頭全部伸出口外，面色鐵青，用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怖聲音吼叫。



突然間吼叫戛然而止，女孩的腦袋又「咚」的一聲撞回桌面。



在這一期間，橋本就像毫無此事一樣，等女孩頭部又撞回桌面時，橋本已經抽出了三米的腸子。



橋本、浪夫等四個人再次圍坐在原來的桌子旁，橋本叫人把綁著剩下兩個人的柱子搬到近前。



橋本用手輕輕摸了摸那個男的陰莖，那陰莖就「撲稜」一下子挺了起來。



橋本又拿起桌上的一張塑料板，板上有一個圓洞，他把塑料板套在那個男的的陰莖上，使陽物正好從洞中伸出而把陰囊和陰毛全部隔開，之後他拿起一把塑料把的金屬勺，從桌上一個鐵鍋裡舀出一勺東西，這個鐵鍋裡裝的是沸騰的滾油！



橋本把這勺滾油「呲」的澆到男人勃起的陰莖上，頓時一股燒肉味撲面而來，而那陰莖變成了軟軟的冒著白泡的肉條。



那男人在橋本舀油前睜著驚恐的雙眼看著，當意識到將被滾油澆時雙眼幾乎爆出，大叫著：「不！不！」



在澆油的一刻，那個男人的右眼角崩裂了，右眼珠在眼眶外耷拉著，死盯著橋本的手。



橋本大笑著又澆了兩次，直到完全確認熟透了，然後拿出小刀，輕輕一剌，用一個盤子接住掉下的熟了的陰莖。



橋本把陰莖切成四片，分放在四個小盤子中，對其他三個人說：「這道菜叫『肉體交合』，不過還沒完成，再等一下。」



說完轉頭向最後一個少女。



少女渾身猛烈的顫抖著，口中喃喃的哀求：「先生，請不要……」



還沒說完，橋本已經將試管插進了女孩的下體內，幾滴鮮血順著試管壁流了下來，女孩緊抿著雙唇，強忍著痛苦。



橋本把處女之血各澆了幾滴在那四片仍然冒著油泡的陰莖肉上，掩飾不住激動，對三個人說：「還有一道『三明治』，也請一起品評。」



說完拿起調料盤，走向女孩。



女孩仍在哀求著，橋本似乎根本聽不見，他「噌噌」幾下拔乾淨女孩的陰毛，用左手分開她的陰唇，右手從調料盤中拿起一個大型的龍蝦，塞進女孩陰道，然後各取了一些糖、鹽、辣椒沫以及魚子醬等常見的調料混在一起，搗碎，用手沾著塗抹在女孩的陰唇四周。



因為難以忍受的刺激，女孩的大腿內側的軟肉顫動著，她閉了眼睛，等待著更加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折磨。



塗抹均勻後，橋本拿來一個酒精燈，讓火苗的外焰灼燒著女孩最嬌嫩且柔弱的隱密地帶，慢慢的向四周擴散著人肉燒焦的氣味。



女孩不能忍受的大叫起來，那叫聲彷彿要把自己的喉嚨撕裂，此時她的下體已經由最初粉嫩而濕潤的處女肉變成了冒出臭味的焦碳。



橋本拿出小刀，一點點的割下那半焦的陰唇肉，盛在盤子裡，端給坐著享受剛才那份陰莖肉的三個人。



那個女孩仍然保持著清醒的意識，她不斷的把頭撞向綁著她的柱子，試圖趕快結束痛苦。



她的頭蓋骨已經裂開了，不斷有粘稠的流體從裂縫中流出，然而她卻遲遲沒有死去。



四個男人就這樣一邊吃著這個女孩的陰唇肉一邊欣賞著她尋死而不能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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